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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研究，有两种境界。孟子言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
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此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境界，在于“学
问乃为己之学”，以学识和学术研究充实自我。又王阳
明言：“夫道，天下之公道也；学，天下之公学也，非朱子
可得而私也，非孔子可得而私也。天下之公也，公言之
而已矣。故言之而是，虽异于己，乃益于己也；言之而
非，虽同于己，适损于己也。道固自在，学亦自在。天
下信之不为多，一人信之不为少。”此是学术研究的另
一种境界，在于“学术乃天下之公器”。欲至两种境界
之一，应在学术研究中坚守宁静致远，以免荀子所谓
“为学大病在好名”之病。然当前的学术研究，因了各
种现实的欲望与制约，不无躁动喧嚣与过分功利。
秀美的喻家山阳，有一群默默耕耘于语言与文学

圣殿的学术中人，有资深教授，也有青年学俊，教书之
余，或以研促教，培英育才，或以研自娱，陶情冶性。不
能言皆臻学术澄静之胜境，幸未染追名逐利之流风，宁
静遨游，沉潜于思，自有心得，形诸文字，“成一家之
言”。此“喻园语言文学论丛”编纂出版动力之所在也。
本丛书，或论文结集，或学术专著，大体论析深微，新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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屡现，自成体系，有裨学界。
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消得人憔悴”。丛书出版，

只是起点，回顾留存，意启后来，寻幽探胜，学无止境。
丛书得以顺利出版，应衷心感谢华中科技大学出

版社的大力支持，尤其总编姜新祺先生及编审室诸位
责编倾注了满腔热忱，在此一并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诚
挚的谢意！

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“喻园语言文学论丛”编委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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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 容 简 介

本书在观照明清易代历史的基础上，考察了清初话本小说的
变迁，它对话本小说传统的继承、贡献与超越。鼎革之际的小说家
们，藉小说对易代史、对现实人生进行了多角度、多层面的反思，他
们不约而同地把反思的焦点集中于道德、人心。道德视角与道德
关怀成为清初小说的共同特点，也是小说家们完成其社会职志的
具体表现。
清初话本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突破、在表现手法上的多样化

和日趋成熟，是因为旧的文体形式已经无法满足新的需要———反
映波澜壮阔的时代和急剧动荡的人心世态的需要。
与明代的话本小说相比，清初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创作阶

段，作家的主体意识与作品的个人风格都比明人突出。清初话本
小说整体呈现出显著的文人化倾向。文人化倾向并不妨碍作者贴
近世俗社会、描写市井细民的喜怒哀乐，但是，作品的视角、风格、
价值观和思想底蕴则是经过了“大传统”反复淘洗的文人的产物。
就这个意义而言，清初话本小说是文人小说。



前　　言

张岱《陶庵梦忆自序》云：“陶庵国破家亡，无所归止，披发入
山，骇骇为野人。故旧见之，如毒药猛兽，愕窒不敢与接。作自挽
诗，每欲引决，因《石匮书》未成，尚视息人世。”宗子道出了明亡以
后不少士人心系家国天下、发愤著书的隐痛。悲凉之雾，遍被华
林，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与见证者的小说家们，罕能对此无动于
衷。念兹在兹，或隐或显，是为易代之后话本小说创作的一大缘
起。
本书第一章《引论》对清初话本小说产生和存在的时代因由、

历史背景、发展状况及其与明代话本小说千丝万缕的关系做了必
要的说明和论述。
第二章《清初话本小说的道德关怀》集中论述了这一时期话本

小说上下求索的共同特点———强烈而执着的道德视角和道德关
怀，以及从中折射出来的时代风貌、人情世态。
第三章《李渔，明清易代史的个案研究》，首先以李渔为线索，

考察了明清鼎革前后的沧桑世变以及他个人与此相始终的身世经

历。关于明朝末年的全面社会危机以及清初四十年的征服史，在
该章第一节《沧桑巨变中的命运轨迹》中有大略的介绍。需要说明
的是，这部分背景针对的是清初的所有小说家及其作品。考虑到
李渔的一生正好跨越明清两代，他的重要活动时期恰好与清初的
四十年大致重合，他既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，又匍匐辗转于其间成
为其中的一员；他无权无势、无力干预历史的进程，却在与上层、中
层的大小官宦、社会名流交游往还的过程中，关涉到许多重要的历
史事件。当然，他还具备其他清初话本小说家所没有的一个优势，
即：他留存下来的个人资料最为翔实丰富，在勾勒出他本人生活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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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的同时，还提供了了解清初历史的大量信息。对清初的历史作
梗概式的交代，是希望将小说家们生存的大环境及其写作的时代
背景呈现出来，在这样的背景中去体会、理解小说家、他们的作品
及他们对历史的反思。
其次，在清初士人群体分化的时代语境中，照察处于儒家传统

经验与现实困境的夹缝中的士人，其生存之道的复杂、艰难和必然
的狭窄；通过对同时代其他人物“出处”经验的参考比照，探究了李
渔独特的生活方式及其在著述中对自我形象有意识地塑造等问

题。李渔身世遭际的丰富复杂———朝代更替、社会剧变等因素对
他个人的深刻影响，以及他对此的回应，为研究明清易代的历史提
供了不可多得的典型个案，这正是许多历史学家对他如此着迷的
原因所在。人，作为社会的存在，在兼顾其社会属性与个性需求的
情况下，究竟有多大的可能，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生活道路？李渔
自身的困惑以及围绕着他身前身后的是是非非，从一个侧面说明
传统文化为个体所能提供的生存空间何其有限。这部分研究尽量
以易代的历史巨变对个人生活轨迹的影响为背景，涵盖了李渔的
全部著作，力图为进一步研读分析他的话本小说提供一个全景式
的介绍。李渔，不仅以他的小说、戏曲和其他著作，更以他的行为
方式、生存经验，书写、记录了明清易代的历史，他与他的作品一道
构成了易代史的一部分。
在此基础上，第四章着重从易代史和小说史的角度，考察了李

渔的话本小说集《无声戏》（包括《连城璧》）和《十二楼》。一方面，
侧重于发掘其作品对话本小说传统的创新和变革，包括：小说中鲜
明的个人标记、喜剧风格及其与自我形象之间的关系，其小说观念
对道德的强调，基于道德和喜剧的双重考虑而设计的“道德喜
剧”———它的基本形式、讲述方式与结构特点，对传奇、八股文等文
体结构的借鉴，小说语言方面的成就，以及在这些创新背后隐藏着
的李渔的个人形象，等等。李渔扬弃了话本小说固有的种种“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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臼”，为适应自己的表达需要对小说形式加以变更，创造了能够经
济有效地表现其道德主旨和喜剧风格的讲述方式，以及与此相匹
配的人物刻画、情节编排和背景描写等。通过上述分析，观照李渔
话本小说独树一帜的风韵，及其在话本小说由明而清的变迁历程
中所起到的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。另一方面，透过这些喜剧作品
嘻笑调侃的表面，去发现它们与易代历史之间千丝万缕的联
系———即使在表面看来无所用心的喜剧中，笠翁也从来没有忘记
对现实的关注。不过，要想从李渔的小说中找到对易代巨变的直
接描述，恐怕是枉然。他在处理这类题材时的小心、谨慎，隐隐传
达出言不由衷或不写之写的弦外之音。所以，他的小说终于只能
流于嘻笑、甚至是为笑而笑的油滑，未尝不含有时代的宿命在其
中。
艾衲在话本小说史上的岑寂，与他对这一文体的卓越贡献相

比，反差实在太大。如果说对李渔小说的评价不高，是因为它的浅
薄和俗气；那么，艾衲遭受的冷遇，则是由于其小说思想内涵的深
刻复杂和小说观念的超前。《豆棚闲话》极大地改变了由三言开创
的话本小说的文体形式和传统的小说观念，对读者根深蒂固的阅
读习惯是一次强烈的挑战。艾衲尝试以白话小说的形式来表达深
邃而沉重的哲学思考，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由明清易代引发的对
天命、道德、果报等一系列观念的本质的探讨和批判，对此，他得出
了自己的结论，却没有强加给读者。《豆棚闲话》提供了一种需要
深入思考的开放式阅读体验，它希望与读者展开严肃的思想交流，
而不是单方面的喋喋不休的说教。在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上，
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新天地，因而极大地拓宽了话本小说的文体
边界。《豆棚闲话》与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儒林外史》、《红楼梦》等一道奏
响了中国古典小说最为华美绚烂的乐章。第五章《艾衲与〈豆棚闲
话〉的意义》藉着深入细致的剖析，对这位杰出的小说家及其作品
表达了由衷的敬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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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章，就清初话本小说的总体创作情况，及其对明代话本
小说的继承与变革等，进行了总结。
与明代的话本小说相比，清初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的创作阶

段，作家的主体意识与作品的个人风格都比明人突出。对明清之
际历史的反省、对清初社会现实的关注，以及为适应此表达需要而
对文体形式的诸多革新，使清初话本小说整体上呈现出显著的文
人化倾向———作品的思想倾向、审美趣味和艺术风格等，无不体现
出文人阶层特有的情趣、韵味和价值标准。文人化倾向并不妨碍
作者贴近世俗社会、描写市井细民的喜怒哀乐，但是，作品的视角、
风格、价值观和思想底蕴则是经过了“大传统”反复淘洗的文人的
产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初的话本小说是文人小说亦无不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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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第第一一一章章章

引论：易代背景下的清初话本小说

１６４４年５月，多尔衮应吴三桂之请打着义师的旗号入关，迅
速地从李自成手中夺取了北京的控制权。在短短四十几天的时间
里，北京，这座象征着皇权的古老都城三易其主。１０月，福临定都
北京，改元顺治。这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开始了。然
而，历史的进程绝非像某个标志性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斩截利
落，它既包括了此前若干年各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因素的酝酿、积
蓄、演化，也直接影响到其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后续发展和变迁，
直到下一个转折点的出现。对清初历史而言，它的起点早在占领
北京和改元顺治之前就埋下了，如果没有明末经济的衰颓、政治的
败坏瘫痪、社会秩序的颠覆、满洲的军事崛起等众多方面的充分
“准备”，历史很可能就不是后人所看到的样子了；而从福临入主紫
禁城到康熙平定三藩、收复台湾（康熙二十二年，即１６８３年），清朝
统治者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上，以武力肃清全国各地此起彼
伏的抵抗、叛乱，为新的帝国政治的正常运转扫清障碍；同时，一套
吸取了满、汉统治“精华”的政治制度在经过不断的试验磨合后也
趋于成熟，而逐步定型。这便是为清朝二百多年统治打下坚固基
业的清初四十年。

·１·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一节　纷然杂陈的易代变奏

要探究清初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，应该而且只能到明末社会
中去寻绎，到当时各种错综复杂、交相作用的历史变动过程中去发
现。学术思想的嬗变提供了这样的窗口。明末以还，思想界的辩
难、纷争和诸多变迁，丝毫不亚于社会生活领域的风云变幻；它本
身的发展过程，既是对时事推移所做的积极反应和适度调整，也忠
实地记录了易代前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情、风俗、人心等的沧桑
变化。
明末东林诸儒的崛起与振作，不仅有意在学术上矫正王学末

流的积弊，客观上亦开清代“实学”风气之先河；而且，东林人士对
现实政治的关切，使得他们的学问与政治理想合为一体，也就是
说，学术思想必须为实际的政治斗争服务。明乎此，才能深入地理
解何以东林巨擘、复社名流都曾经那么深地涉足于明末政治生活
的漩涡之中，轮番占据了政治舞台上最显著、最耀眼的位置。套用
梁启超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中的话，即：明末东林一流的儒士
“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”的。这也正是易代之
际学术思想的精义所在。
钱穆在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·引论》中，以东林诸儒对阳明

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的辩难为明代学术思想转变的一大契机。东林
人士有感于“无善无恶心之体”已沦为“伪良知”的口实，俗流“以虚
见为实悟，终日谈本体，不说工夫，才拈工夫，便以为外道”，①终致
混淆视听；因而，痛下针砭，强调“工夫”、务实。高攀龙所谓“不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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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体不明，只患工夫不密”，①史孟麟所谓“有本体自有工夫，无工
夫即无本体”，②均可视为东林一派学术的宗旨所在。从这一点即
可明了东林与王学的学术分野，这一分野同时也决定了后来清初
学术风气的基本走向。
东林人士对工夫、实行的强调，显然有其着眼于现实政治的考

虑，即：对明末朝野上下混乱颠倒的社会状况有所匡救，以实践其
作为儒者的政治理想。随着明末社会危机的全面爆发，这种认识
逐渐成为仁人志士的共识，不复为东林一系所独有。所以，明清之
际彪炳史册的大儒，无不是身体力行地践履其思想的实践者，没有
谁能够置身于水深火热的世事之外，缥缈虚无地坐而论道了。小
说《醉醒石》第二回《恃孤忠乘危血战，仗侠孝结友除凶》，谓“不遇
盘根错节，无以别利器；不值时危国乱，无以识忠孝”，道出了危难
关头之于人的考验，可谓深得东林之精神。
这种务实的精神，直接影响了众多士人的世界观、人生态度和

生活道路，并且见诸言论著述。这从黄宗羲对“儒者”使命的期待
中可见一斑：“儒者之学，经纬天地，而后世乃以语录为究竟，仅附
答问一二条于伊洛门下，便厕儒者之列，假其名以欺世。治财赋者
则目为聚敛，开阃扞边者则目为粗材，读书作文者则目为玩物丧
志，留心政事者则目为俗吏，徒以‘生民立极，天地立心，万世开太
平’之阔论，钤束天下。一旦有大夫之忧，当报国之日，则蒙然张
口，如坐云雾。世道以是潦倒泥腐。遂使尚论者以为立功建业，别
是法门，而非儒者之所与也。”③他将此认识贯彻于毕生的事业之
中，进而为经天纬地之事功，退而能学贯古今，于经学、史学、天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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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③

《明儒学案》卷五十八。
《明儒学案》卷六十。

黄宗羲《南雷文定后集》卷三《弁玉吴君墓志铭》，转引自钱穆《中国近三百年学
术史》第二章《黄梨洲》。



地理之学无不精通；他的政治蓝图最后汇聚成《明夷待访录》一书，
对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创设都提出了具体而深入的构想。黄宗羲的
一生证实了他对“儒者”使命的期待绝非过高，而是具有可行性的，
尤其突显出非常时期儒者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形象。
易代，恰好为儒者提供了一个检验其学识定力、磨炼意志和最

大限度地实践其人生理想的空间。黄宗羲与一时的大儒顾炎武、
王夫之等人，固然标志着易代前后儒者学行合一的典型，但这并不
说明他们所代表的思想境界曲高和寡，应者寥寥。即便在学识、社
会影响力等方面都远逊于此等大儒的普通士人中，也时时会听到
类似的声音。以面向世俗社会的小说为例，明末以来出现了不少
在题材、内容、主题与风格上以现实性为指归，体现出鲜明的务实
倾向（有时候甚至是过于务实）的作品。《型世言》就是其中的代
表。作者陆人龙既已强调其创作的宗旨在为世人提供行动的指
南，又将该宗旨贯穿于整部小说的写作之中，通过对种种丑恶的世
态人情的揭露而最终落实为对正统道德规范的提倡和维护。小说
正文中随处可见的议论，以及每篇开首的小引、结尾处的回末评
等，都表现出作者、评论者热切的现实关注，他们对时局和各类社
会问题的看法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。尽管表述的文体、方式及其认
识的深度，与顾、王、黄等人相比，在当日的人们看来，有高下精粗
之别，其立意则基本一致。在《型世言》之后，还有《清夜钟》。因为
正当崇祯殉国、世事糜烂而至于不可为的境地，《清夜钟》的现实关
注实较《型世言》为更烈，措辞的激烈、情绪的愤然不平，都跃然纸
上，作者恨不能直接从纸上走下来振臂高呼，唤醒痴顽混沌的世
人，挽狂澜于既倒。这也使后人能够真切地感受到非常时期的真
情倾泻。
虽然以《型世言》和《清夜钟》这样鄙俚浅俗的小说比附大儒们

的思想，在某些儒者看来，未免不伦不类，有冒犯先贤之嫌；但是，
它们明白无疑地显露出来的现实关切，在客观上与大儒们认识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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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合一致，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。这大概也是时代风气转变
时一种不期然的反映吧。

当务实黜虚的思想抬头时，“文”的定义就有必要重新加以辨
析厘正。顾炎武即认为：“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，曰明道也，纪政
事也，察民隐也，乐道人之善也。若此者有益于天下、有益于将来，

多一篇，多一篇之益矣。若夫怪力乱神之事，无稽之言，剿袭之说，

谀佞之文，若此者，有损于己，无益于人，多一篇，多一篇之损
矣。”①这种“文”的观念，显然是与经世致用的要求相一致的。其
“有益”之文界限的严苛，源于沉重的家国之痛，源自对明亡原因的
清算。顾炎武说：“刘、石乱华，本于清谈之流祸，人人知之。孰知
今日之清谈，有甚于前代者。昔之清谈谈老庄，今之清谈谈孔孟。

未得其精，而已遗其粗；未究其本，而先辞其末。不习六艺之文，不
考百王之典，不综当代之务，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，而
曰‘一贯’，曰‘无言’。以明心见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实学。股
肱惰而万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国乱，神州荡覆，宗社丘墟。昔王衍妙
善玄言，自比子贡，及为石勒所杀，将死，顾而言曰：‘吾曹虽不如古
人，向若不祖尚浮虚，戮力以匡天下，犹可不至今日。’今之君子，得
不有愧乎其言。”②清谈玄言之祸而至于亡国，这是顾亭林一类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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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《日知录》卷二十一《文须有益于天下》。顾炎武在《亭林文集》卷四《与人书三》

中又称：“愚不揣，……凡文不关于六经之旨、当世之务者，一切不为。”检视其著述，确
实都是有为而作。例如其《音学五书》，一般人会疑心它与明道、救世有何关联。依照
顾炎武本人的说法：“读九经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。以至于诸子百家之书，亦莫不
然。”（《文集》卷四《答李子德书》）他撰写《音学五书》，意在“据唐人以正宋人之失，据古
经以正沈氏、唐人之失。而三代以上之音，部分秩如，至赜而不可乱。自是而六经之文
乃可读。”（《音学五书》序）钱穆总结《音学五书》的意图为：“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，而通
经为明道之资。明道即救世。……三代六经之音，久失其传，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
所不能通，以其不能通，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，于是有改经之病。”则亭林著此书是为了
恢复经典的原貌，而“经”与道、与救世的关系自不待言。

《日知录》卷七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》。



儒者所无法宽恕的，更何况胜国沦亡的惨痛犹在目前，无法释怀。
按照“文”当以明道救世为务的标准，不惟空谈心性的文字在废黜
之列，诸多抒写性情、陶冶娱乐的词曲、小说、戏曲等恐怕都难以幸
免了。尤其是重在娱乐、消遣的小说，不但所写之事大抵“怪力乱
神”，且多“无稽之言”，自然首当其冲。
话本小说的娱乐性，乃其与生俱来的禀性。在《清平山堂话

本》、《熊龙峰刊行小说四种》等早期话本小说中，娱乐性不仅先于
教育性而存在，而且事实上已成为当时小说最重要的功能。与“三
言”等后来的文人作品相比，早期话本小说具有更加浓郁的民间趣
味，具体表现为：娱乐功能在作品中占据了首要地位，相形之下，教
育的意味就非常淡薄了；单就娱乐功能而言，它的范围也相当狭
窄，仅限于满足听众或读者的好奇和感官方面的刺激；听众或读者
在听完、读完之后，究竟能得到多少精神上的愉悦和提高，则不是
早期作品所考虑的问题。到“三言”以后，由于文人作家的参与，话
本小说的整体风貌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。首先，小说的教育功能
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，冯梦龙直“以《明言》、《通言》、《恒言》为六
经国史之辅”，①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的———虽然这种推尊是否获
得了主流文化的认可，还颇存疑问———自此以后，话本小说作者们
大都奉此为圭臬，努力强化其作品的认识、教化功能。其次，小说
的娱乐功能得到了拓展和提升。所谓拓展，是指在原有的较为低
级的感官刺激之外，不断开掘、培养并设法满足人们在审美、情感、
认知等方面的高层次需求，从而使话本小说的娱乐性因素提升到
了一个更高、更雅的水平。杰出的话本小说家，如“三言”、“两拍”
的作者们，总是在创作中致力于平衡娱乐和教育之间的关系，使二
者能够相得益彰地并存于作品中，在保持读者阅读兴趣的同时，给
予适当的教育和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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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醒世恒言叙》。



这种情况到《型世言》及稍后的《清夜钟》等小说中，有所改变。
因为这些作者对实用、教化和救世等主旨特别强调，希望以小说作
为唤醒民众、共赴国难的济世工具，相应地就忽略了、甚至在一定
程度上竭力排斥小说理应具备的娱乐功能。一来小说中的娱乐似
乎跟当时紧张而严肃的时代氛围不太协调，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还
有心思嬉笑取乐，本身就属犯忌；二来这类作品大多以苛刻严厉的
道德伦理准则相标榜，其中推奖的生活方式也不无偏激峻厉之处，
而跟娱乐相关的轻松、愉快、适意等情绪显然与此大有妨碍，自然
在摈斥之列。对小说娱乐功能的排斥，可以看作《型世言》、《清夜
钟》诸小说对包括学术风气在内的时代变迁的一种直接反应———
当生存成为第一要义的时候，已无暇娱乐了。这不仅在这些小说
中可以感受到，就是在其他各种文字中同样可以感受到———从言
辞的严肃急迫，句子节奏的紧凑，语气和语速的变化上，都可以体
味一二。这已经不是少数人个别的主观行为，而是由时代氛围所
共同决定了的。
这大概就是为儒者所慨叹的末世之音吧———“噍杀”、“杀气”、

“戾气”，在其背后是士习的普遍躁竞、褊急、苛酷和偏激，以及随处
可以感受到的空前紧张的人际关系。一时的东林、复社中人即斤
斤于“是非”之察，不免疾恶太甚，门墙过峻，乃至酿成党祸。论者
遂以此近于极端的严厉作为仪型世范来推举，几使生人无立足之
地。王夫之在《读通鉴论》卷二十七中对此类风习进行了严厉的批
评：“翘然自好者，以诋讦为直，以歌谣讽刺为文章之乐事，言出而
递相流传，蛊斯民之忿怼以诅咒其君父，于是乎乖戾之气充塞乎两
间，以干天和而奖逆叛，曾不知莠言自口而彝伦攸斁，横尸流血百
年而不息。”王夫之洞察了苛酷、躁竞之于世道人心的戕害———它
变相地鼓励了诋讦、杀戮和荼毒，甚至使人普遍偏离了人性，残忍
嗜杀而浑然不觉。这些在《型世言》和《清夜钟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
反映，作者、评论者持论之严、之窄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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